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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叶茂　　硕果累累
记朱良春老师生平及学术思想

朱步先

我的老师朱良春先生已经走过了六十载医学生涯。他过人的

才智、丰博的学识，世所称道。他在中医学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地

超越自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年，先生赴江先生为江苏丹徒人，后徙居南通市。 苏武

进孟河学医，师事马惠卿先生。马师乃御医马培之之裔孙，家学渊

源，根基深厚，使先生获益匪浅。孟河在清代名医辈出，费伯雄、马

培之诸先生蜚声医坛，名噪大江南北。马师珍藏马培之先生的日

记《记恩录》和手书方笺，先生得而观之。耳濡目染，启迪良多。

年 月，先生考入苏州国医专校，抗战开始后转入上海中国

医学院学习，斯时除在章次公先生处侍诊半天外，还在上海世界红

“卍”字会医院门诊工作半天。 年毕业后回南通开业。在这

段时间里，受章次公先生之亲炙，学问大进。章师所倡导的“发皇

古义、融会新知”的革新精神，求实的治学主张，精切的辨证功夫，

对先生影响很深。

先生是张仲景所倡导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忠实实践者。

上自《内》、《难》典籍，下及清代叶、薛、吴、王和近代名家之著述，无

不博览。他对《伤寒论》和《金 要略》作过深入的研究，从中领悟

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他对张景岳《类经》十分推崇，认为斯书

彰明经义，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对临床有指导作用。又折服孙一奎

《赤水玄珠》，认为其中很多内容富于巧思，体现了辨证论治精神。

他很留心前人的医案，认为这是实践的记录，可窥医家之功力，临

证之心法，领略不同时期医家的风格，以资今日之借鉴。例如他对



同乡先贤蒋宝素《问斋医案》评价颇高，曾指导我对蒋氏的学术思

想进行研究，并特别留意书中所载《椿田医话》的一些效方。

先生胸襟博大，视野开阔，治学兼收并蓄。他平时注意搜集民

间验方，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他的处方不拘一格，常常把一些民

间验方以至刚发掘出来的草药加进去，出奇制胜，往往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他认为学问应当与时俱进，一贯重视对西医学的学习，

力求中西医的逐渐沟通与结合。已故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说他

“中西理论湛深”，当为至评。先生很推崇张锡纯，乐用张氏效方，

甚至萌发过撰写《锡纯效方发挥》的念头，我以为朱老的革新精神

是和张氏相通的。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往往皓首难穷究竟。先生指导后学“泛

览”与“精读”相结合，在浏览全貌的基础上，抓住重点，深入理解，

由博返约。他治学的座右铭是“每日必有一得”，在诊务繁忙的情

况下常读书至深夜“，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爬罗剔抉，

刮垢磨光”，择善而从。记得有一次清晨，我去朱老寓所，见他一面

埋头读书，一面吃早餐，其神情专注，令人异常感动。

先生在学术上颇多建树，他在斟酌古今、融会贯通的基础上，

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年他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谈到章次公

先生时，指出章先生治学“能发挥自由思想，所谓独立思考者也”。

我觉得这也是先生自身治学的真实写照。如果刻板僵化，死抱教

条，人云亦云，就谈不上学术的创新与进步。没有学术的进步，就

谈不上中医学的繁荣。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中医治疗注重辨证，从总体把握

人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状态，把人体的阴阳失调与外部环境结

合起来，综合分析，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而历久弥新，是制

病的利器。但对微观的“病”的认识，有时不免笼统。如病毒性心

肌炎颇类热病之劳倦证，肠癌早期有似慢性痢疾，如不结合辨病，

进一步诊察，就会出现误诊，也妨碍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早在



年，先生就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并就此撰写专文，

发表于《中医杂志》，表现了一位临床医家的客观眼光。怎样处理

好辨证与辨病之间的关系？他精辟地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

是相对的”。对西医已经明确诊断的病，同样需要认真辨证，如果

仅辨病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

死的教条，势必毁掉中医学。如先生曾治一位纺织女工，患子宫内

膜异位症（异位至肺部），前医曾误诊为肺结核、支扩，迭治乏效。

根据月经闭止，每月咯血五六日，颧红掌热，口干咽燥，腰酸腿软等

见症来分析，断其病本在肝肾，累及冲任，缘水不涵木，气火冲激，

冲气上干，损伤肺络使然。及时采用滋肾养肝，清肺凉血，调理冲

任之剂，连进十剂，月经即循常道而行。可见肯定或否定“病”和

“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

探索临床证治的规律，才能相得益彰。

先生的临证功夫，素为吾侪所服膺。他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

临床表现，审明主症，找到疾病的症结，立法用药，切中肯綮。我亲

见他治一尿血病人，曾长期服用滋肾、泻火、凉血止血之剂无效，先

生从其尿血色淡、腰酸、脉尺弱等见症着手，断其为肾阳衰惫，予熟

地、仙灵脾、补骨脂等，寥寥几味，数剂后尿血即获控制。血证用

凉，为治疗之常法，然久服寒凉，阳气虚衰，为病之变，通常达变，补

偏救弊，谨察阴阳而调之，是谓良工。

先生对急性热病的治疗，提出“先发制病”的论点，这一提法，

与已故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治疗热病“截断、扭转”的主张，颇有异

曲同工之妙。“先发制病”是从各种热病独特的个性出发，见微知

著，发于机先，采用汗、下、清诸法，从而控制病情发展，达到缩短病

程、提高疗效的目的。如他运用“通利疗法”治疗热病重症即是其

例。我目前正在英国牛津从事中医临床，每逢春末夏初，天气晴

和，地气郁蒸，花粉弥漫“，花粉热”颇为流行，而地处英格兰中部之

牛津尤为猖獗，一些患者出现发热，鼻流涕或流血，目赤肿痛、瘙



痒，小便深黄，或咳喘等症状，表现为表气失疏，气分、血分均有热，

经采用疏表清气、凉血滋阴之剂，见效颇著。这也是先生倡言“先

发制病”的一个佐证。或囿于卫气营血治疗的先后顺序，诚恐贻误

病机。

先生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提高

升华。例如他提出通过眼血管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判断疾

病的转归。这一方法，是以“肝开窍于目”为理论基础，同时受到

《本草纲目》所载秦艽治黄疸，述其症状“目有赤脉”的启示，曾系统

地观察了肝炎病人眼血管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肝

炎病情的加剧、好转或恢复，眼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有一定的规

律变化。他将这一独特的诊断方法写进《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

一书中，从而为中医诊断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先生对虫类药潜心研究，数十年来，上自《本经》，下逮诸家，凡

有关虫类药的史料，靡不悉心搜罗，然后结合药物基源、药理药化

和实践效果，辨伪存真，以广其用。撰写《虫类药的应用》一书，一

版再版，畅销海内外，深获好评。顽痹一证，包括现代所称之风湿

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久治不愈者，甚为棘手。先生认为精血交损，

肝肾亏虚，督脉经气阻滞，阳气不克敷布，全身功能衰弱是病之本；

久病入络，病邪深入经隧、骨骱是病之标，故宜益肾壮督 痹通

络，创制“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性和风湿性关节炎、增生性脊柱

炎等，收效较著。此丸汇集了七味虫类药，在他运用虫类药制订的

新方中颇具代表性。

先生创制了很多新方，如以养正消积法治疗慢性肝炎及早期

肝硬化之“复肝丸”，以益气化瘀法治疗慢性肾炎之“益气化瘀补肾

汤”，治疗乙脑极期神昏之“夺痰定惊散”，治疗慢性痢疾及结肠炎

之“仙桔汤”等等，均历验不爽。朱老所创新方，思虑缜密，意蕴宏

深，遣药灵巧，值得师法。如仙桔汤，由仙鹤草 克，桔梗 克，乌

梅炭、广木香、甘草各 克，白槿花、炒白术、白芍各 克，炒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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